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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去看花吧。最先露出小脸蛋的，是蒲公英。小草还没完全返青，蒲公英就挤出

小脑袋，眨巴着眼睛。草地在屋子东边，起先只有零零星星的几朵，孤零零的。一些时日

后，蒲公英的种子，纷纷在草地里住下。

羽叶甘蓝又称羽甘蓝、叶牡丹，与油菜、大白菜、小白菜、

卷心菜、大头菜等家常蔬菜都是近亲，同属十字花科芸薹属。

这一属植物，大多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蔬菜，成为日用家常的重

要元素。作为观赏植物，羽叶甘蓝是食用包菜的园艺变种，经

过长期的选育，羽叶甘蓝的叶形与色彩日益丰富，但仍旧以

紫、红黄为主色调。一棵羽叶甘蓝，叶片皱褶有多寡深浅之

分，颜色常有外绿内紫、外黄内红之别，在同一花坛上栽植，互

相搭配，互相映衬，在众卉香消玉殒的寒冬腊月，似花而非花

的羽叶甘蓝，十分养眼，从而成为城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羽叶甘蓝为十字花科芸薹属跨年生草本。直径一般30～

60cm，高度25～40cm。单叶，有皱叶、不皱叶和深裂叶；中间

叶片有红、白、粉红、玫瑰红等色。总状花序，萼片4，2轮，花

瓣4，十字形排列；花两性。长角果，圆柱形，种子球形。

食用甘蓝原产于欧洲，经园艺变种后的羽叶甘蓝，其主

要品种中，若按叶片区别，东京系为圆叶，大阪系为波浪叶，

名古屋系为皱叶，孔雀系为裂叶。目前各地栽植的羽叶甘

草，叶片的颜色不再单一，有叶缘呈翠绿、灰绿、深绿的，也

有叶片中间呈白、黄、玫瑰红、紫红等色的，总之，叶片颜色

更加丰富多彩。羽叶甘蓝以其耐寒性与“花期”长两大特

性，倍受青睐。羽叶甘蓝不畏风刀霜剑，即便在大雪纷飞的

日子里，依然不失明媚鲜妍；羽叶甘蓝最佳观赏期为1至3

月，这期间的某些旦暮，由于光影的更替嬗变，常常呈现花

非花、雾非雾的美景，给道路与街市，带来捉摸不定的温

柔。然而，当时序进入4月，气温回暖，羽叶甘蓝抽薹、开花

之日，也是它退隐花坛之时，另一些小型花卉，将取而代之，

花坛里上演的，是不一样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

归来”的大戏。

盆栽羽叶甘蓝，渐成风气，但整株不可太富胎，放在书房

的花架上，倒也赏心悦目。想当菜吃，也可以的。

二十年前，张永富初遇天柱山，惊呼其美，终在花

甲之年，告别黄山云海，寄身天柱烟霞，重续天柱情

缘。来山中数月有余，已创作百余幅作品。他在银屏

上展示大幅照片，有的俯瞰山川，奇峰，奇云，孤亭，碧

湖，掩映交叠，尽收其中；有的窄门观天，从交错堆垒

的山石洞穴中窥见一抹蔚蓝，暖阳从洞口渗入，石头

泛着橘光；有的恢弘壮阔，天柱山身披云锦风绸，沐浴

金色霞光，神性十足；有的独辟蹊径，石头与石头之间

紧张而平衡，构图微妙奇绝，明月高悬，石浪翻滚。

时隔两周，我便背着行囊，登上天柱山，追光逐影。

早晨六点，我们背着器材，攀山越岭，喊太阳起

床。来到青龙背，寒风猎猎，衣帽鼓动，站不稳。他迎

风架起三脚架，找好合适角度，脸贴住相机，手按在快

门上，屏息凝神，如一尊雕塑。他告诉我，摄影是等待

的艺术，云霞千变万化，美转瞬即逝，我们不是神仙，

无法指挥天空摆好姿势，必须时刻准备，捕捉天地间

每一次颤动，记录霞光的每一丝流转，不放过细微变

化，等绝景到来时，才能出好作品。一个位置，一个姿

势，数日等待只为那一瞬的美。朝阳描摹出他纹丝不

动的身影，他成了山中石头，和天柱山融为一体。我

跟着架起相机，凝视远方，手微微颤抖，心怦然跳动，

风如刀割。早晨八点多，我们踏上归途，他非常兴奋，

“老天爷赏脸，今天拍到了好片子。”

张老师非常注重照片的后期处理，纯粹感觉派，不

循规蹈矩的，不拘泥于清规戒律，以敏锐的审美直觉与

夸张的艺术处理赋予作品新的生命，以心观相，重新创

造镜中的天地万物。他对细节把控精益求精，对作品

要求极为苛刻，一张图片有时要花上一整天来调整。

在摄影艺术返璞归真的潮流前，他背道而驰我行

我素，不惧批评，不避浓艳，万紫千红，大胆夸张，带给

我们不一样的天柱山，如神附体，光芒四射，云烧满天

火，山戴紫金冠，石头能说话，松树会跳舞，大俗大雅，

亦真亦幻，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让

人耳目一新，热血沸腾。他将风光摄影推向极端也推

向险境。孤独是艺术的大道，他一骑绝尘，把赞誉与

批评丢于脑后。半个月过去，我们亲密无间。我也想

学他们挣脱世俗樊笼，归隐山林，闲云野鹤，逍遥自

在，奈何尘缘未了。我与张老师告别，再回首，他在白

云深处。

白云深处 安徽潜山 舒天宇

百
味·
季
节

靓丽的羽叶甘蓝
安徽合肥 程耀恺

冬季的合肥及周边城市，兴许是为了冲淡萧索气

氛，每每在隔离道上栽植成片的羽叶甘蓝，一行绛紫，

一行鹅黄，一行翠绿，排列有序，井井有条。有一次，

我站在锦绣大道与始信路交口的一幢楼顶上，从这高

处往下看，整个隔离带，恰似一条长幅彩色地毯，任人

与车在其两旁行走与流动。

我和父亲夜登天柱山，凌晨三四点，途经仙

人洞，灯光从石屋溢出，黑夜有了影子。听说有

高人隐居于此，一行人来了兴致，像飞蛾觅光闯

进屋内。坐在塑料椅上的老人笔直站起来，长方

形身材，举止孔武有力，身着旧夹袄，头戴灰色贝

雷帽，短胡须杂乱无章，眼睛眯成缝，目光锐利。

他就是著名摄影家张永富，金像奖得主，因拍摄

黄山名震江湖。

春来了，它们东一朵，西一朵，择邻而居，悠

闲自在。见过几株并蒂蒲公英，根茎缠绕，相亲

相爱，很是感动。是要等到它果实成熟，撑起毛

绒绒的小伞时，方挖出来做菜吃，或晒干了煮水

喝，能清热解毒。可别小瞧这些小伞，它们是蒲

公英的种子，我总要轻轻吹一口气，让小伞随风

飘去，繁衍，新生。生生不息。每一个生命，即

便再卑微渺小，都值得善待与敬畏。

草地里还长婆婆纳，它们低调地开着粉蓝

的小花，白蕊，密密地，铺满草地，满天星似的。

细高个的荠菜花，挤在婆婆纳的大家族里，迎风

摇曳。几株叫不出名字的，细小的紫色小花，开

在屋檐下，轻吟低唱。晨起，见十几只灰喜鹊在

草地上啄食，紧跟着又飞来两只黑喜鹊。它们

是院子里的常客。冬日，草木枯，鸟儿觅食难，

家人常撒一些谷子在屋外，供鸟儿们来吃。门

前晾晒的肉肠，也会在不经意间被灰喜鹊当做

美味佳肴。久而久之，鸟儿们就把这里当做自

己的家园。

驱车行走在乡间小道，行到一处村落，猛地撞

上一片金黄。惊呼，菜花开了。可不，连日的高温，

只消三两天，就催得油菜拔节长个，菜花忙不迭盛

开。这些村民房前屋后的油菜地，也只算得上小家

碧玉。车子一路向前，忽见成片的油菜花铺展开

来，绵绵不绝，壮阔无垠。菜花边的小路上，花田

里，全是来赏花拍照的城里人，他们带着相机，拿着

手机，“咔嚓”“咔嚓”，身后的菜花衬着笑脸，人也变

得娇媚。如果说，绿色是春天的底色，那么，黄色，

绝对是绘在这块底色上最明亮的一笔。

儿时，村民的房屋大多是土坯房，春风拂过

小乡村，野蜜蜂便在山墙上寻觅钻洞，山墙其实

就是一面土墙。记忆中，山墙上有许多小洞，有

蜜蜂飞进飞出。放学后，小伙伴们纷纷跑回家

里找来小瓶子，再折一根细细的干稻草，把蜜蜂

从洞里掏出来，一旦听见洞里有嗡嗡声，立即将

瓶口对准洞口，被掏出来的蜜蜂一头扎进瓶子，

逮个正着。胆大一点的，将捉到的蜜蜂拦腰折

断，吃肚子里的蜜，说是比糖果还甜。那是童年

最甜蜜的回忆了，现在想来挺残忍的，不过那时

候可没想这么多，只想尝尝那甜丝丝的味道。

也有怕蜜蜂饿着的小伙伴，会事先跑到油菜地，

摘几朵菜花放进瓶子，再把瓶口戳几个洞眼，蜜

蜂能在瓶子里活好几天。“儿童急走追黄蝶，飞

入菜花无处寻。”这些小时常玩的游戏，如今的

孩子早已玩不到了，真是同情现在的孩子们。

拐角处，一株高高大大的红叶李一树浅白，

每日笑盈盈地迎我，我也回它以微笑。一日，家

人说，杏花开了。迫不及待走进那片杏林。“千朵

万朵压枝低”，前几日鼓鼓的花苞苞，不见了，一

树一树的杏花，齐刷刷冒出来，俏然立在枝头。

今年的花比去年的盛。是生机勃勃，是欣欣向

荣。美，真是太美了！我醉在花间。那场景，我

已无法形容，只剩下惊叹的份了。

“满街芳草绿，一片杏花香。”你正不晓得要

走近哪一朵才好时，于是，你看见了一只只粉白

的，肉嘟嘟的小手臂，挥舞起来。“到我这来”“到

我这来”，你又听见它们顶顶热情的唤声。醉眼

迷离着走进花海深处，摊开手掌，几片花瓣飘落

掌心。低头轻嗅，浅香入腑。回到家中，指尖散

着香，呼出的气息亦透着香，这是春天的味道。

我是被这春天的味道包裹着的了，我是幸福的。

成群的蜜蜂围着花朵“嗡嗡”，这些花儿，够蜜蜂

们忙碌一季了。我想，这个春天，蜜蜂是快乐的。

还有桃花、李花、辛夷花，还有，还有……三

月，有太多的美好会遇见。

十字路口遇红灯，一个红领巾跑过去，搀扶一

位老人走过斑马线，她仰着红扑扑的小脸，眉眼含

笑。我不禁莞尔，这当是三月里最美的花吧。

三月 安徽合肥 吴蔚芳


